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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韩国之行 （译文）  

大蒙.诺陀 

【正见网】最近在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我有机会去了韩国，参加了一些洪法活动。在我决定

去还是不去那段时间里，很多同修在决定是否去欧洲或俄罗斯去的旅行。我知道欧洲之行的重

要性，和近距离发正念有多重要，但韩国之行对我来说一样重要。那时，很多报纸都写文章说

有多少人将会从中国来参加世界杯。一个报纸估计大约有 4万中国人会从中国来观看世界杯。

对我来说，这个旅行的重要性已不能更清楚了。这是一个能接触到几千中国人的机会，同时全

世界的媒体都在那报道世界杯足球赛。最初告诉我韩国之旅的同修，向我解释韩国的同修在跟

媒体打交道上只有很少的经验，能讲英文的学员对韩国学员会是一个大帮助。当我问学员为什

么他们不去韩国时，我听到了许多原因他们为什么不去。虽然他们的理由听起来都很好，我还

是觉得那儿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决定从正法的整体形势来考虑而不是我想做什么。我知道已

有很多西方学员准备去欧洲，而且我知道非常少西方学员能去韩国。这样一考虑，我决定我去

韩国比去欧洲会更能起到帮助。我觉得如果很多学员太集中欧洲之旅，他们会看不到同时进行

的其它活动的重要性。当我明白到欧洲之行的重要性，但每个学员停下他们手中正在做的去

那，我不认为是个好主意。师父在《精进要旨》经文“取中”中警告我们：不要“… …从一个极

端转到另一个极端… … ”我想我们应该留意师父的警告，不要太集中在一件正在进行的事上，

而要试着从正法的全局来考虑。  

当我终于决定下来去韩国，干扰开始了。我开始有许多想法，害怕独自一人呆在一个全是中国

人的地方。我不肯定我为什么有这些想法，但它们都一样。当它们一出现，我就立即抵制它

们，但它们并没有很容易就消失。它们不断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一直到我踏上韩国的那一天。

我理解到旧势力在检验我看我是否会被阻止前往。真正的考验在我出发去韩国的那一天。因为

我在医院做住院医生，那天下午我要去医院看病人。我打算早一点完成工作，这样我可以为我

的旅行作准备，以及在我上机场之前，处理最后的一些琐事。但是，那天我的三个同事没有来

上班。这一下看起来我好象是那天下午唯一一个工作的人。在这之上，有超过 25 个人来找我

看门诊，这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开始我有一点惊慌，因为我知道如果是要我自己一人看完所有

的病人，我永远不会及时准备好。但我又意识到我要保持平静、不动心，及要有信心这都会完

成。  

当我开始看病人时，我的一个同事出现了，并为迟到道歉。但是即使我们两个人工作，我还是

没有把握我们能及时完成。我依然试着保持平静，并提醒自己如果我保持不动心，事情能完

成。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医生来了，帮助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工作。结果我们按时完成，一切都

挺好。这又是一个提醒和暗示，我必须保持平静和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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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我那天的磨难的开始。当我到家时，我的头无缘无故地开始剧烈疼痛。这是我以前从

来没经历过的。它严重到使我感到恶心和虚弱。我觉得好象不能动，而且好象我努力的话立即

就会呕吐。我还要完成准备工作，于是我强迫自己不要让它阻止我。当将与我同行的同修来接

我时，我的头更痛了。似乎越靠近机场，我的头越疼。当我到机场时 我的头疼使我几乎不能

行走。我知道这是干扰，而且我决定不要让它阻止我。我尽力来到了登记窗口。  

在登记窗口，又一个磨难在等着我。当我们登记时，柜台后边的女士告诉我，我的票非常奇

怪。当我问为什么时，她告诉我她说，虽然我的资料上说我有一张去韩国的票，但在她的荧光

屏上，我只有一张从韩国回来的机票。我去那儿的机票已被取消，但她不知道是谁取消的，以

及为什么。这非常奇怪，因为我才从邮箱里收到从我的旅行社那来的机票确认。这位女士告诉

我，她能帮我做的就是让我试试候补。但在我的后脑勺我想：候补？我事先很困难才买到这张

机票，因为由于世界杯赛，所有的航空公司去韩国的票全卖光了。我怎么可能实现候补的机

会？我也知道我要上的飞机已客满。尽管我试着向她解释我的情况，她重复她最多能帮我做的

是让我飞候补。那时我和与我同行的学员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近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在等待中持续发正念。当我们在被告知的时间回到柜台时，我们被告知有一个空位，我可以上

这趟飞机。由此我亲自见证了正念的威力。它不是偶然的一个客满的飞机上恰好有一个空位，

也不是偶然的不知何故我到韩国的那段机票被取消。当我最终踏上飞机坐下时，早先时候让我

非常难受的头疼也消失了。  

经过长途飞行后，我们到达汉城，一位韩国学员在等待接我们。从那我们去了汉城的一个炼功

点，我在那遇到很多韩国学员。在炼功点我们讨论了关于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对土耳其的球赛上

如何同国际媒体打交道。我问学员是否已跟媒体接触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只和地方媒体联系

过，跟国际媒体还基本没做什么。离开后，我觉得那里的学员对国际媒体报导我们的活动似乎

不太乐观。然而我和与我一同来韩国的学员交流后，我们觉得事情会成功，我们不需要太担

心。从那我们去了一个在汉城的另一个地区举行的辅导员会。当我到那时，我立刻感到他们的

修炼环境与我在美国的有许多不同。当我到时，会已开始。令我惊讶的是他们都坐在一个木头

地板上。在房间的一边围成一圈坐着。他们当中大部分双盘坐着，他们很安静的在听一名学员

读师父在波士顿的讲法。我可以感受到房间里的平静和严肃。那是一种对法的严肃性和对大法

本身的尊敬。我觉得这是在美国我们的会议中所缺的。在美国，通常我去一个会议时，有一些

学员会坐在凳子上，有一些坐在地上，还有一些站着。经常有人在其他人说话时说话，并且整

个环境比较随便。虽然我不认为一个环境一定会比另一个好，但两者的差别还是对我触动很

大。  

中国队和土耳其队的比赛就要到了，在会上我们讨论了应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方法接触来汉

城观看比赛的中国人最好。在会上我才知道，我们的所有活动都要在离体育馆一公里以外的地

方。发资料也一样，不能更近。我跟开会的同修讲了自己讲清真相的经历，跟他们讲了法轮大

法日在纽约发生的情况。我们尽量用智慧向中国人讲清真相。我们决定在游行中，让很多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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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不同的服装。有的打扮成仙女，有的舞狮，还有的穿戴着唐朝的服饰。这对中国城的人产生

了强烈的效果。说明我们讲清真相的时候不应该局限自己。会上我们说到，有多少弟子认为我

们只能发资料向别人讲清真相。大家都认识到绝不仅仅是这一种方式。办法会很多，我们不能

让自己的观念限制自己。我们是大法弟子，如果有人在我们讲清真相的路上放置障碍，我们一

定要运用智慧去超越。当地的学员很感谢我和他们交流。然后他们继续讨论那一天该怎么做。  

第二天，和我同来的弟子带我去他的家乡。在那儿我认识了很多韩国同修，跟他们交流对法的

理解。通过交流我发现那里有些弟子非常精进。在一个炼功点，他们每天早晨 4:45 一起炼

功，然后学法。他们每个星期天还在一起学法和讨论。每月一次，用一整天的时间集体通读

《转法轮》。我很受鼓舞。我认识到自己应该更加努力。他们对法的理解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有些人对法的理解很深。  

他们也跟我讲了最近在韩国遇到的困难。他们很不容易才做到象一个整体一样在一起。韩国弟

子和当地的华人弟子对于怎么样做事经常有不同的意见，相互有点小摩擦。听他们讲这些情

况，我不由得想到在美国的情形。很多美国弟子肯定也意识到了，让西方学员和华人学员在一

起作为一个整体来做事遇到的一些困难。我现在看清了，这是旧势力的安排，妄图阻止大法弟

子在正法中结成一体。实际上，旧势力最怕的就是这个。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在一起，作为一

个整体来做事，就无所不能。全世界大法弟子中间存在的分歧隔阂，严重地干扰着我们和整体

上的正法。师父已经在波士顿法会上跟我们讲清楚了，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整体，打破他们的安

排。  

我们决定回到汉城，看看能不能跟国际传媒接触，请他们参加我们在汉城足球比赛前举办的活

动。汉城设立了一个媒体中心，所有采访世界杯的媒体都在那里。我们觉得去这个地方试试最

好。朝那里去的路上我们心中都有同感。知道一定会成功。我们以前从没做过类似的事情，不

认识那儿的人，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这都没关系。我们就是觉得应该去，而且事情一定会

顺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到那儿以后，我们首先要找一个

合适的地方见记者。找到之后，我们就走到一边一起发正念。然后我们去找不同的人，真诚地

问他们怎么跟国际传媒的记者接触才好。事情一件一件都按照我们的意图顺利进行。很快我们

就进入大楼，有人帮助我们找到了所有要找的记者。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跟世界上最大

的两家媒体建立了联系。一切都轻松顺利。不费吹灰之力门一扇一扇地为我们打开了。就象前

一天一位韩国学员给我讲的，“这就象一个大舞台。你在恰当的时间把自己放在了恰当的位

置，就可以做你应该做的一切。” 我还认识到相信师父的重要性。有了坚定的正信,一切都是

可能的。但是一旦你有一秒钟的怀疑，旧势力就有可能钻进来，利用这个漏洞对付我们。师父

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话强烈地冲击着我，使我对这一点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父说，“师父

坐在这儿就是一个常人，你就把我当作常人。可是师父在另外所有空间的身体，巨大无比，一

个比一个大，宇宙再大，也没有我大。” 我开始认真地想这些话。如果一切都在师父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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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那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一切不都在师父的身体里了吗? 那么师父随时都在掌握着一切，我们

真的什么都不需要怕。  

中国队和土耳其队比赛的日子终于来了。韩国弟子决定在所有大车小车到体育场的必经之路旁

边弘法。250 多名大法弟子穿着黄衣服，手里拿着韩国学员做的扇子，景象蔚为壮观。一辆又

一辆满载着中国人的大巴士经过这里。看到我们站在那里冲他们挥手,他们都很吃惊。很多弟

子忙着把大法的扇子送给别人，扇子一面印着法轮图形，另一面是讲清真相的内容。那天他们

发出去 2万只扇子。象我们计划的那样，国际媒体的人来报道这个活动了。美联社和路透社的

摄像小组都来了，还有两名为他们写稿的记者。整个活动比我想象的还好。后来我去了体育

场，看到一幅从没见过的令人吃惊的景象。几千人都拿着法轮大法的扇子。而且几千名中国人

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你不管朝哪儿看都会看到法轮大法的扇子。想逃避都不行。中国官员一

定对眼前的景象吃惊不已。在体育场里人们也在扇着大法的扇子。这种景象令人惊叹。我的眼

泪都快流出来了。那天韩国学员运用智慧使几千名中国人接触到了大法。  

第二天，韩国学员决定去机场，试着在中国人返回大陆之前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在机场，我又

一次认识到,让中国人看到修大法的外国人是多么的强有力。机场有几千名等待登机的中国

人。我在那里走着，很多中国人看到我穿着支持法轮大法的 T恤衫都很吃惊。一位女士要给我

拍照，说回到中国要给别人看。那天我还认识到，有的时候，只是在一边走一走，以很好的面

貌表现大法，也能给一些人留下深刻印象。那天我还跟自己那种急于求成的执著心斗争。我注

意到，只要我看到一个中国人就非常急切和激动。“那儿有一个中国人，我得赶快跑过去向他

讲清真相!” 这种感觉还非常强烈，我很困难的想办法不被它带动。我在其他学员身上也看到

这种执著。带着这样容易被带动的心我怎么能真正把讲清真相的事做好呢? 我怎么能发自内心

地向别人讲呢? 我们一定要向内找，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急切的心，因为这种心很容易被旧势

力利用。我在韩国期间，花了很多时间和同去的弟子读《转法轮》，讨论。谈了很多修炼的事

和对法的理解。互相帮助,克服魔难和阻碍我们的执著心，提高层次。我们彼此敞开心扉，坦

诚地交流。我觉得两个人因此都很有长进。这使我认识到，大法弟子之间互相帮助、整体提高

有多重要。  

这次旅行好像有一生那么长。回头看看，我知道自己从中获益良多。我要感谢师父给我机会证
实大法。 

 


